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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龙门很多次，无非是到镇政府或

村上而已。龙门之于我，始终是雾里看花，

看得不够清晰。暮春的一天，随文友们又

去了龙门。大巴车穿行在山野之间，心情

放逐在山水之际，这一次看得很真切，印

象很深刻。

龙门地处渌口区东南，东与攸县、醴

陵毗邻，境内有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明月

峰，又称和尚峰。唐时，峰上有寺，现在密林

深处有五座古塔，为乾隆十七年（1752）建，

相传为纪念五位得道高僧而立。唐代诗僧

齐己曾到访此山，并与山中僧人交好，别后

写下五律一首，题为《寄明月山僧》：

山称明月好，月出遍山行。要上诸峰

云，无妨半夜行。

白猿真雪色，幽鸟古琴声。吾子居来

久，应忘我在城。

诗写得极好，诗中景致亦是绝佳。遥

想当年，山林岑寂，明月一地，林间猿啼鸟

鸣，真是个清幽的好去处啊！我们一行有

人想登明月峰，一问才知道，没有个大半

天，是登不上山巅的，山势之高险，山坡之

陡峭，由此可以想见。

于是，我们去了长绿林场。这里最高

峰海拔约 600 米，公路盘旋而上，有时山

谷深不见底。下了车，仰望高天，一片蔚

蓝，遥看前方，重峦叠嶂此起彼伏，直接天

际。林场气候宜人，植被丰富，林木繁多，

山间人工林一层叠一层，像极了梯田。那

些深深浅浅的绿，铺展在整个山间，磅礴

辽阔。行走在山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心情自由而惬意。到了山巅，就是与攸县

交界处，我们欢呼着一字排开，齐齐地一

脚踏两县，合影留念，感觉别有意趣。

龙门是颇有灵气的，这灵气在山，亦

在水。我最初的印象是到李家村，沿太长

公路往深山里走，两山相夹，一条新修的

公路在山谷里蜿蜒，路边一条小溪清浅见

底，亦是一路相随，有点远迎的意思。小溪

的源头是一处瀑布，高十余米，跌落在或

黝黑或深褐的山崖石壁上，溅起晶莹的水

花，复又坠入潭底。如今这里还开发了野

外徒步路线，已经成为了龙门的乡村旅游

景点呢。

这次去的是太湖水库，建于 1953 年，

是原株洲县境内建成的第一座水库，虽久

闻其名，我却是第一次观看。大巴车在山

间盘旋上升，终于，远远地望见一座大坝，

斜坡上有“太湖水库”四个大字。车停下，

我们来到大坝上，见水库四面丛山环抱，

对面山上的杉木林像列兵一样整齐。湖底

的浅水倒映着群山，就成了这山间的一块

碧玉。朋友们告诉我，现在还是枯水期，一

到五月，整个水库就蓄满水了。那时，水面

波光粼粼，小岛嵌如宝石，整个水库就像

一条玉带绵延山间十来里，真是美轮美

奂。来这里留连山水，吃农家饭，还可住宿

娱乐，真是避暑休闲胜地。这么一说，我早

已心向往之，当即便和朋友约定，盛夏的

时候一定再来这里。

龙门还有一口古井，名叫龙泉井，在

密林之中，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朋友

说前面有七座小山峰，并一一指给我看，

说这地形叫“七星拜月”。我顺着他的指向

仔细辨认，见有几个小山包，形态各异，错

落有致，果真是造物之妙。这里环境优良，

井水甚好，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人们就在龙

泉井上方的山坡上建起了梅花鹿养殖场，

并以龙泉井水为原料，办起了鹿茸酒厂。沿

着陡直的山坡往上走，我第一次近距离看

到了梅花鹿，多么有灵性的物种，多么有灵

气的地方啊，我想。养殖场最上方有一株古

木，如帝王的华盖一般，树上青苔覆盖，藤

蔓纠缠，树间凉风习习，光阴一地。

在公路旁，还见到一处温泉，试一试

水温，不冷不热，感觉刚刚好。这季节，野

外之水都还是清凉的，看来真是温泉了。

同行的美女们都聚在泉边，泼水嬉戏，议

论起这温泉的神奇来。这时，路边人家里

走出来一人，跟我们聊天，说这泉水到了

冬天就热气蒸腾，附近人们多到此浣洗衣

服。得此天然的温泉，此处人家是有福了。

回程的时候，车在山间穿行，有人指

给我们看路边远处一棵罗汉松，如一把大

伞斜斜地撑开，据说已有 230 年树龄了。

又说开利寺天井内原有六朝松，据传栽于

南北朝，后来开利寺被毁了，六朝松也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枯死了。我眼见为实的却

是李家村的一棵马尾松，在马路旁的一个

拐弯处，树干笔直遒劲，而无分叉，树高二

十多米，须仰视才能见到树冠的全貌，真

是一棵大树啊！朋友们说，这棵马尾松树

龄达 190 年，看那粗大的树干、苍老而卷

曲的树皮，我想朋友所言不虚。

哦，什么时候再去龙门，去领略那些

我还未曾遇见的山山水水呢？我想那时的

龙门，一定又会是别有一番情致吧！

我坚信着，且满怀期待。

1958 年 9 月，在大跃进的滚滚声浪中，

我结束了在宋家桥当农民的生活，满心欢

喜地来到创刊不久的《株洲日报》担任美术

编辑。这年我 19岁。

（一）
当时的《株洲日报》在火车站旁边的株

洲饭店对面，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层白色

小洋楼。这里原是冶金工业部 601 厂的苏

联专家招待所，在当时的株洲算是相当气

派的建筑。

报过到后，办公室主任何志庚先领我

来到三楼左边的一间单身宿舍，是个面积

二十来平米，铺着木地板、墙面刷得雪白、

放着两张床的房间。何主任指着空着的床

位，用广东普通话亲切地对我说：“你就睡

这边吧，对面也是一个新来的同志，叫帅光

鹏。他是浙江人，刚从北京大学新闻系毕

业，分配在工业组当记者。”何主任要我去

把其余的行李都搬来，不相信我的全部行

李都已提在手上。随后他领我到窗口边，对

着楼下院子里的一排小平房，告诉我哪是

食堂，哪是制版车间。

想到先天晚上我还睡在乡下一间时时

有老鼠和蜈蚣出没的杂屋，出工劳累一天

回来，还要自己在小火炉上生火做饭……

对于转眼间开始的新生活不知有多满意

（也就是在这间屋里。我住了十多年，在这

里结的婚，两个儿子也都出生在这里）。

何主任又领我来到二楼，将我介绍给

总编室主任丁亚辛和副主任周钦东。由于

我在宋家桥劳动时经常向《株洲日报》投

稿，发表的每幅作品都要经过他们过目，算

是神交已久，彼此见面也像老熟人一样亲

热了。丁主任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调我来

是王部长亲自指的名。王部长就是王又民，

时任中共株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任

报社总编辑，但大家都习惯叫他王部长。寒

暄过后，两位主任把我领到东头的美术编

辑室，并指着桌子上一台手摇式电话吩咐

我说，这是报社唯一的一台电话，今后来电

话时，由我负责到门口叫声接电话的人。这

台电话虽然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但也给

我带来了好处，使我很快地就和编辑部所

有人熟识起来。特别有几位年长的同事，对

我非常热情，总是鼓励我，让我从心里感到

了一种大家庭般的温暖。有很多人在打完

电话后，总要我快速地为他们画几笔头像

速写。这可都是送上门的模特呀！我暗暗觉

得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巧安排啊。

（二）
报纸的美编工作，对于没有受过任何

正规美术训练的我来说，一开始很不容易

适应，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我的工作任务主

要有：为文字稿配插图，设计版面和小刊

图、题图，用宋体美术字写通栏标语，处理

各地（主要是本省）投来的画稿，对摄影记

者毛国斌发来的图片进行剪裁加工，晚上

还要到制版车间去修版，平时要配合文字

记者下厂、下乡采访和联系美术作者，发展

和培养美术通讯员等等。这些事没有谁能

帮我，一切都要自己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摸

索、总结提高。

一天，我照例去食堂吃早餐，刚进门就

有人叫我：“小贺，快来陪王部长打球。”我

抬头一看，只见乒乓球桌的一头，站着一位

三十出头的高个汉子，正一脸温和地冲着

我笑。我接过别人递来的球拍，和王部长对

练起来。王部长球技一般，但报社 20 多位

编辑记者大多不是他的对手，主要是他喜

欢抽球，很少有人能够让他连抽超过十下

的，这让他打起球来很不尽兴。我读初中

时，正经练过一阵子乒乓球的基本功，虽然

后来很少摸过球拍，但应付王部长还是绰

绰有余。打着打着他发现很难抽死我，而且

我还能放出最好的球让他抽，有时一来一

去竟达二三十个回合，引得围观的同事们

连连喝彩！王部长抽球之瘾也算是过足了。

从那以后，住在报社二楼的他，只要不外

出，一般每天早晨都要叫我陪他练一阵。

王部长是南下干部，在北方读到高中

毕业，这在当年的领导干部中算是高学历

了。他文章写得好，有时社论都亲自写，一

手钢笔字也漂亮（这为他晚年成为书法家

打下了基础）。他还极擅言谈，每个周一上

午在三楼会议室召集全体采编人员开会，

成为他的惯例。他讲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从

上级最新指示，到近期报道要点，大家工作

中出过什么差错、应该怎样改进，就连随时

提高革命警惕性，防范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的破坏，以及年轻人交朋友谈恋爱的事，都

要语重心长地说上一番。报社走廊里经常

能听到他慷慨激昂的声音。他还特别喜欢

外单位邀请他去做政治辅导报告，每次不

用任何讲稿，可以连讲三四个小时，令到会

的人无不啧啧叹服！只要他在编辑部，我每

天总要喊他接几次电话。不太忙时，他打完

电话后总要和我聊上几句，看得出他对全

报社家庭出身最差的我还是十分关心的。

（三）
有天吃过午饭，我照例放弃午休，在美

编室专心看一本艺用人体解剖学。这本书

是中央美术学院文金扬教授编著的，在当

时几乎是我们学画的必读课本。我正看得

入神，王部长突然进来打电话，我慌忙将书

藏起。他到底是干公安出身——来株洲前

当过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眼睛尖得

很，一眼注意到书的封面有人体之类的字

眼。等他打完电话，伸手要我从抽屉里拿出

刚才看的书给他。他一翻发现书中竟有女

性裸体照时，脸色陡然大变，厉声追问我书

是哪里来的。我吞吞吐吐说是前几天从新

华书店买的，只见他从我画桌上扯过一张

白纸，飞快地写了几行字，大意是必须立即

停止发售此类书籍，随即叫来通讯员张常

余，让他火速将字条交给书店负责人。这本

书在他那里放了好多天才还给我，书中的

所有人体照片插图自然都已经荡然无存，

好在他并未责骂我。

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再未见到王部

长叫我陪他练球了。我一打听，才得知他犯

了错误，已被停职反省。很快他就搬离了报

社，几位与他过从甚密的部下如冯副总编、

总编室丁主任、工业组康组长等，也先后调

离了报社。老天保佑，我靠一技之长总算保

住了饭碗。等我再见到王部长时，已是多年

以后的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不

但为他平了反，还提升了他的职务，他离休

后又成了省会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喝水不

忘挖井人，那些年我经常去看望他，他总要

和我回忆起在《株洲日报》工作时的种种往

事。有一回他心血来潮，非要送我一份用行

书写的条幅，上书：“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

人妒是庸才。”这大概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吧！

（四）
经过一段时间，在全体报人的努力下，

《株洲日报》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很大的

提高，成了株洲市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经常得到上级的表彰和读者的赞赏。我作

为美编的业务水平也大有长进。为文字稿

配插图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一篇文章配

上相应的插图不但增色不少，还可美化版

面。但画插图可不像平时搞创作，可以深思

熟虑、反复加工修改，时间上总是卡得很

紧。往往是这样的状况，临下班了，总编室

突然送来第二天要见报必须配插图的文

稿，给我的时间也就二十来分钟，有时更

少。头几次遇到这种任务，常常弄得我手忙

脚乱，额头冒汗，急就章式的插图见报后，

效果很不好。我下决心要攻克这一难关，为

此每天增加了画速写的量，有时晚上还跑

到火车站候车室去画速写，平时走路都用

手指头在衣服口袋里比划，就连睡在床上

都想着如何构图、默记白天见过的东西，还

经常临摹一些名家的插图作品……功夫不

负有心人，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我画插图

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开始得到领导和同

事们的好评，时不时还有插图被评为内部

优稿，每幅给我五角钱奖金，《湖南日报》、

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开始向我约稿。这些都

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

发展、培养工人业余美术通讯员，也是

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株洲是一座新兴

的工业城市，拥有许多全国知名的大型工

厂企业，如 331 厂、田心机厂、株洲化工厂、

株洲氮肥厂等等。这些单位的俱乐部一般

都配有专业的美工，爱好美术的工人也非

常之多。几年下来，我的足迹差不多遍布了

株洲的各个角落，为报社发展了一大批美

术通讯员，经常将他们的作品发表在报纸

上。我和他们互教互学，成为了很好的朋

友，很多美术通讯员都成了后来株洲市在

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新城之光”画展的主

力作者。

（五）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供应不足，报

纸一度压缩版面，我的工作也跟着轻松许

多。为了改善职工生活，办公室何主任经常

要派一些年轻力壮的编辑、记者参加各种

劳动，因为我来报社前干的都是体力活，手

提肩挑是我的强项，自然成了不二人选。我

经常被派到河西张家园大队去挑菜，每次

回来后食堂都会奖励一份没有多少油水的

清炒包菜。我还多次被派到朱亭八斗公社

等地，去捡农民采摘过后散落在地上的零

散茶籽。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利用空闲时

间，将报社资料室丰富的藏书看了不少，算

是给只读过初中的自己补了点文化课。

不久，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简称四清运动）开始，报社派我去参加农

村四清工作队。这时美术编辑新增两人，一

个是从安徽师范大学调来的易乃光，另一

个是从《甘肃日报》调来的梅剑龙。我在白

关铺公社干了一年回到报社，又坐在久违

的画桌前，刚刚清点完各种画具和资料，踌

躇满志地准备好好干番事业时，总编室唐

主任走进来，说是奉上级指示，让我从明天

起离开编辑部到印刷厂去上班。顷刻之间，

我的身份从美干变成了美工，我自然很清

楚，这都是我那糟糕的出身引来的。我没说

多话，迅速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深情地看

了看陪伴我度过两千多个日夜的画桌，关

上灯走出门去，就此结束了我的美编生涯。

第二天，我去印刷厂报到，厂长可以说

是我的“粉丝”，对我非常照顾，只安排我在

车间干点轻活，必要时帮另外一个美工画

点图案什么的。呆了不到两个月，转机来

了，省委宣传部指名将我抽调出去，派往长

沙和韶山等革命纪念地从事革命历史画创

作。这一去就是八个年头，也让我最终走上

了专业画家的道路。

株洲风物
株洲往事

年过八旬的湘籍知名画家贺安成，擅油画及水彩画，出版有
《贺安成人像速写选》，创作有包括《山雨欲来》《世纪之初》《盛世
丹青》等在内的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画作，部分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鲜为人知的是，贺安成老师在从事专业绘画工作之前，亦是
本报同仁之一，曾在创刊不久的《株洲日报》担任美术编辑，前后
有五六年之久。近日，远在北京的贺安成老师发来了他的忆旧之
作，回忆半个多世纪前的峥嵘岁月稠，后来者亦可从这些朴拙又
温情的文字里回望彼时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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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 纪 六 十

年代初期，年轻的

贺 安 成 工 作 之 余

亦不忘绘画

贺 安 成 油

画代表作品《山

雨欲来》

2021 年 ，耄 耋 之 年

的贺安成绘制毛主席画

像，为建党 100周年献礼

山水
龙门
邓日红

太 长 公 路

一侧的飞瀑

明月峰

密林深处的

五座古塔


